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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月色中陈言
（外一首）
□石泽丰

夜幕里袁山退出了我怀中的月色
远远地袁保持着眷顾的距离
以排列成群的架势 窥视

我怀抱今夜

怀抱微弱的光芒

我把美夹在深山的鸟鸣中

等闲云游走 世俗退尽

蹲伏于山间的野兽

用三两声悲啼

砸出夜深惊恐的窟窿

溪水疾行 不置万物一词

我用一支笔

想放空峡谷的冷寂

这些人间斑驳的美

此刻袁真的离地面很近
离天空也很近

灶

一切遥 为人类的生活
心脏中袁总是塞着
干松的柴禾

仿佛是解百结的熔炉

唯独遥 那一把豆萁
在诗歌规整的平仄中

灼伤了子建先生

至今未愈遥 学生还在
用语文教材中的叶七步诗曳
为他擦拭流在三国的泪水

我小的时候袁见过
灶为难过荒年的母亲

一家人缺吃的日子

串起来比一年的光阴还长

断了的那一节

断成饥荒

火热的灶堂

在某些夜晚袁也
出现过冰凉的景象

如今袁生活富裕了
总想吃吃土灶烧的饭菜

吃着吃着就想起了娘

想起了贫穷和故乡

这滋味袁像一捆捆好的干柴
遇上回忆的火点

乡愁也在跟着助燃

前年中秋节前一天的下午，楼顶上。

除了大理石板尚保留待用外，原来的水

泥隔热板都已不知去向，有三四位外来务工

人员正忙着处理楼顶上的垃圾。看到我爬上

去，估计我是顶楼的住户，一位年纪大点的指

着原盖的油毛毡说，这油毛毡质量很好，至今

仍乌黑发光。我告诉他，十年前我曾大修过一

次，油毛毡尽选好的，后又两次小修，花了近

七千元钱。

有了话题，我们交流深入起来。他又说，

这次有政府出资，你们自己就不用花钱了。我

说，是的，至少十年，我不用再上楼顶了，托政

府的福，这次旧房改造，我们老百姓不用费

力，更不用花钱，就可旧貌焕新颜。他说话带

着明显的安徽口音，楼顶上又空旷，话音不容

易听清，但大致上我们还是能听懂交流。他抽

出支烟，边吸边干活，还不时与我交谈，这个

社区有一百多幢房子吧，政府至少得花费四

五千万。

虽到中秋，阳光不像夏季那般灼热，但下

午两三点钟三十摄氏度左右的气温也足够让

那些在楼顶上忙碌的工人们喝上几壶的。我

忙着上下楼梯，像淮海战役中老百姓自发支

援前线解放军战士一样，在他们的道谢声中

替他们烧水送茶，让他们舒适一些。

第二天，即中秋节的下午。我正在午睡，

楼顶上就传来“轰轰……”的响声。我装了一

袋月饼爬上楼顶，看到西北角有两个男子，年

长的五十来岁，头发花白，两手叉腰，若有所

思；年轻的，正躬着腰，在天沟里铺贴油毛毡。

我和他们打了招呼后，伸手从袋里拿出两个

月饼递给他们:“今天中秋节，人们阖家团圆，

你们忙着干活，辛苦了！请尝个月饼，祝你们

节日快乐！”年长者连忙说自己不吃月饼，对

我的情意深表感谢。年轻的接受了，但仍低着

头继续干活。

和他们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他们是父子

俩，安徽人。年轻的才二十八岁，有两个小孩。

在对面忙碌的都是他们的老乡。他们中虽有

在本地安家落户或携妻带小租房的，可更多

的却是亲人分离，或父母或妻子在老家留守，

有的要照顾孩子读书，有的要照顾年迈老人，

只能是天各一方，遥寄思念。“但愿人长久，千

里共婵娟。”我安慰道：“为了舟山的繁荣和明

天，你们无私奉献，将智慧和汗水洒在了我们

岛城的土地上，军功章上将会刻上你们的功

劳。”他微笑了一下，那古铜色的脸上漾起幸

福和自豪。

第三天 (农历十六 )清晨六时半左右，楼

顶上又传来响动，这么早又在干活了？我一边

嘀咕，一边爬上楼梯，果然，几位四十岁左右

的中年男子已经上班。其中一个穿黄色T恤衫

的男子右手握着煤气铜管，酒杯形的喷头正

蹿着绿色火苗，发出“轰轰”的响声，他用左手

将整筒的油毛毡缓缓展开，与左边的油毛毡

边沿等距离重叠，然后将那喷头在油毛毡的

外面缓缓移动。绿色的火苗疯狂地跳跃，高

温下油毛毡迅速软化，与地面紧紧相吻难舍

难分。

当我帮他们清理掉楼顶上几片垃圾，转

身看时，发现一只煤气瓶横卧着，煤气管喷头

正蹿着火苗狂舔着瓶底，我急忙叫喊着：“师

傅，煤气瓶底怎么可以用火烧，不会爆炸吗？”

他们却若无其事，笑着说:“没关系，我们经常

这样烧的，你放心好了。”另一位解释说，瓶底

里有积水，用火一加热，煤气上浮，有助燃烧。

看着他们那临危不乱遇险不惊的神情举止，

我觉得自己真是有点大惊小怪。

下午，战斗正酣，周围几幢房顶上的务工

人员正挥汗奋战，平展的油毛毡透着乌黑的

光亮，隔热板堆叠排列恭候加盖。高大的吊车

正伸展着巨大而修长的臂膀将整袋的砖块从

地面上轻轻提起，徐徐上升，又缓缓落在房

顶，卸垃圾，提砖块，运隔热板……

傍晚五时半左右，夕阳西下，我想去看看

楼顶上油毛毡铺贴进展情况。爬上楼顶，几位

师傅尚未下班。他们说，中午热，只能早晚多

占点时间了，可以早点完成任务。

夕阳斜照，将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

像一个个高挑的巨人，令人敬仰。

楼顶“战”事
□徐国南

坐在皎洁月明的窗边，只见一片片树叶

像蝴蝶似的纷纷曼舞而起，带着秋的气息。

似乎在提醒，秋就要来到了，又是一年中秋

赏月日。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

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小时候，过

完春节，最期盼的就是中秋节了。

中秋时家乡的田野是美丽的，一望无垠

的田野金灿灿的一片，丰收在望的晚稻、玉

米、花生、大豆、棉花、柑橘、蔬菜……在阵阵

秋风的吹拂下，荡起希望的涟漪，与村落一起

舞动，沁人心脾的田香让人心旷神怡，撩起我

们对幸福日子的无限憧憬。

空气里处处弥漫着植物的清香，月光在

庄稼边冉冉升起，迈过金灿灿的稻谷，越过

白花花的棉地，踏过绿油油的玉米梢须，挂

入空中。炫亮的月光洒落在院落里，笼罩整

个村庄。月光真的诱人，犹如少女般的天真

与纯洁，清澈见底。树上，蝉儿还在叶子的映

衬下欢快地鸣叫着，小伙伴们在月光下嬉

闹，没有成长的烦恼，也没有生活的苦闷。此

时父亲看着我们高兴无忧的样子，脸上堆起

了欣慰的笑容，欢声笑语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里，满满回荡。

中秋时节，是老家收获玉米的季节。望着

渐渐盈满的玉盘，父亲的心情是兴奋的，看着

一堆堆黄灿灿的玉米，喜上心头。玉米收获到

家，父母期盼天晴，剥掉包叶晒干玉米，就连

中秋的晚上也不停歇，他们充满喜悦，在月光

下忙碌。月亮很是炫目，都不用点灯。

八月十五吃过晚饭，爸妈让我们挨家挨

户去送月饼、水果，给老人们拜节问安。回来

后，看到家里院子中的桌凳上也摆起了水果

和月饼，数量虽不多，但也足够我们围坐在桌

子边，吃着笑着，聊工作、谈学习、说收成……

那时候没有电视机、手机之类，月饼品种也很

单调，馅里也就是青丝红丝、花生仁、核桃仁

等，但那种团团圆圆的感觉，挚爱相聚的亲情

场面，回想起来,让我觉得特别的温馨，那种

分享快乐的滋味是多么的幸福。

如今，出门在外的弟弟，得知今年家里的

玉米又丰收了，赶紧告诉我。我们兄弟俩仿佛

又瞧见了父母亲忙碌的身影，想起了那一串

串美好的场景。此时，凝眸浩渺的明月，万种

思绪油然而生，耳畔仿佛又是一片嬉闹声，似

乎又围绕在父母亲的膝盖下……

长大了，一个个走出家门，或外地求学、

或在外工作，每逢佳节倍思亲，无尽的遐想，

也许是每位游子的心声吧！

月亮永远是家乡的圆，因为家乡有着无

法割舍的亲情，有着难以忘怀的童真。身在

他乡，少了父母的一份唠叨，但多了一份同

事们的关心，每逢中秋夜，吃着单位分发的

月饼，参加轻松愉悦的活动，听着电话那头

传来的殷殷祝福，温馨之情也是浓浓弥漫

着。有时，看着身边的妻女，想着远方的父

母，一边是责任，一边是牵挂。但愿：爱我的

人和我爱的人，身边的人，家乡的人，他们都

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地度过每一

天，直到永远。

伫立窗前，明月依然高照；仰望天穹，心

中充满希冀。我的遐想，我的思绪随着皎月正

在不断地跳跃、缥缈……

秋之遐想
阴谢良宏

中秋，那一轮满月，如铜镜高悬在湛蓝的

夜空，我抬头仰望，月如水一般清澈。圆圆的

月，她祝福着团圆的亲人，也寄托着对离去的

亲人的思念。

中秋之夜，我依然如故，将小圆桌摆放在

楼房的阳台上，再在圆桌上摆上一盆各色月

饼，思念已故的亲人。

月光朦胧而充满情思，我情不自禁想起

了父亲戒烟供我读书的情景。

那是1960年的八月十六中秋节，早饭后，

突然，父亲提出他要“戒烟”了。至此父亲的

吸烟史已有二十多年了，而且他烟瘾严重，

每天最起码要抽一包，有时候甚至要抽上

两包。一日三餐，饭后那支烟是必不可少

的。我小时候看着父亲吃完饭后，习惯地从

衣裳“表袋”里抽出一支烟来，“唰”地划燃

火柴，慢慢地点燃，两指夹着，一口一口缓

缓地吸着。烟的烟，从他的鼻子孔中冲出

来，有时从口中“呼”的一声吐了出来，长长

的，浓浓的……一支烟一直吸到要烫着手指

了，还舍不得丢掉。那个时候的香烟是没有过

滤嘴的，他接着拿出小烟斗，把香烟屁股插在

小烟斗上，继续吸，直吸到烟在烟斗里成了

灰，他这才叩叩小烟斗，罢了。

我祖母问他：“你为啥要戒烟？”父亲淡淡

一笑说：“供儿子上初中读书嘛！”

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在合作商店工作，

一个月收入只有三十多元钱，要供一家五口

人的生活，日子过得非常拮据。但父亲总是千

方百计克服困难能供我和弟弟读书。

因为他们这一代人，年少时贫穷无法进

学堂读书，一辈子不识字，他总是说：“不识

字、不识算，做人呆一半。”

父亲说戒就戒，即便这一天是六横人的

中秋节。戒烟，对烟瘾严重的父亲来说是一件

非常不容易的事，需要经受一场严重的“考

验”，需要一次“脱胎换骨”。

那天晚饭后，我们一家人坐在院子里，母

亲将买来的月饼分给我们，每人一个。父亲感

到乏味就把自己的递给了祖母，我看到父亲

像是掉了魂似的，萎靡不振，祖母和母亲也把

月饼放在小方桌上，呆呆地端坐着。这情景下

我也不想吃月饼了，拿在手里，两眼直视着父

亲。只有弟弟边吃着月饼，边嚷着要祖母讲

“吴刚伐桂”。可祖母看到父亲如此精神状态，

也提不起精神，那年的八月十六中秋节我们

家是在沉重的气氛中度过的。

每餐饭后，我发现父亲与往常一样，依然

习惯地把手伸进“表袋”去取烟，但过了好一

会儿，只拿出那个小烟斗，放在嘴里拼命地吸

着，原来在烟斗里还留有一股烟味，能缓解一

下他的烟瘾。刚戒烟的日子对父亲来说真是

度日如年，小烟斗的烟味随着时间流逝慢慢

消失了。那怎么办？最后，还是祖母想出法子，

买些糖果，放在父亲的“表袋”里，当父亲要拿

烟时就拿出糖果吃，来缓解烟瘾。这样，过了

很长一段时间，经过一番痛苦折磨，父亲终于

把烟戒了，为了表明与烟彻底决裂，他要把那

只“小烟斗”扔掉，我舍不得，就把那只“小烟

斗”珍藏起来了。

光阴似流水，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我现

在也退休了。每每拿出那只小烟斗，我就会自

然而然地想起父亲那痛苦戒烟的情景来，我

一辈子不会忘却父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

每当我在工作中受到挫折，或是生活上

碰到困难时，那只“小烟斗”就会给我勇气，就

会催我奋进。

“人活着,需要一点精神。”这就是我从父

亲的戒烟中领悟到的一个真谛吧。

中秋月，月澄明。心心念念不相忘，年年

岁岁望月情。我和皓月相对而坐，月光如父亲

的目光轻拂在我身上。

月圆中秋，情系十六
阴力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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